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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红楼梦》中贾探春的
伦理身份论略

张同胜

内容提要:本文运用文学伦理学批评之理论和方法，分

析了《红楼梦》中贾探春只认得贾政和王夫人、斥责生母赵
姨娘、不认亲舅赵国基以及对胞弟贾环也颇冷淡的伦理叙
事，认为这是由贾探春的伦理身份所决定的。具体来说，其
伦理身份主要有三种社会关系向度:一是嫡庶制度所构成

的大社会生态;二是满洲府邸世家“规矩大”“礼节多”所形
成的生活方式;三是贾探春对嫡庶制度、满族习俗和个人关
系的伦理应对。
关键词:伦理身份 社会制度 民族习俗 个体应对

引言

当下许多读者认为，《红楼梦》中的贾探春不孝生母、
鄙夷生母、不认亲舅、疏远胞弟等是其严重的缺点，令人不
可宽恕，甚至有网民从现代道德标准出发激动地批判贾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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春的令人不齿的“不孝”行径。实际上，德国哲学家狄慈根
说过，“时代不同，道德也不同”。①我们不能以当代社会的
道德价值观念来苛求满清时期生活在府邸世家里的贵族小

姐贾探春的伦理行为。
聂珍钊认为: “文学是特定历史阶段伦理观念和道德

生活的独特表达形式，文学在本质上是伦理的艺术。”②对
贾探春这一伦理行为的分析，不能仅仅依据现代伦理道德

的规范标准作价值评判，也不能以伦理道德的时代性来敷

衍塞责，而是应该将其放在贾探春所生活的历史文化环境

中去考察。“文学伦理学批评注重对人物伦理身份的分
析”，因为“几乎所有伦理问题的产生往往都同伦理身份相
关”。③本文以贾探春的伦理身份为个案，考察这位“才自精
明志自高”的女子为何对其生母、亲舅和胞弟等如此不近
人情。结合《红楼梦》的伦理叙事，本文切入的角度主要
有:嫡庶制度、满族习俗和伦理应对。

一、嫡庶制度的问题

“对文学的理解必须让文学回归属于它的伦理环境和
伦理语境，这是理解文学的一个前提。”④伦理环境和伦理
语境并不仅仅提供一个叙事的背景，它还参与文学意义的

创造和生产。那么，贾探春的伦理环境和伦理语境具体来
说又是如何的呢?

文学伦理学批评强调“回到历史的伦理现场，站在当
时的伦理现场上解读和阐释文学作品”。⑤今人脱离意义生
成时的伦理现场和文化语境，孤立地解读贾探春不孝敬生

母、不认亲舅和对胞弟冷淡此一伦理现象，便不能不生困
惑，以至于痛恨、责骂和批判贾探春的“势利”和“无情无
义”。对文学世界中现象和问题的解读，社会制度的剖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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角度是一大肯綮，因为社会制度构成了一个人所生活的大

伦理环境和伦理现场。而贾探春的伦理行为，也应该从当
时的伦理制度即嫡庶制度来透视。
贾探春所生活的文化语境，以千百年而来的嫡庶制度

为根柢。嫡庶制度是中国古代婚姻制度的核心内容之一。
中国自西周以来实行一夫一妻多妾制度，但妻与妾之间的

社会地位极其悬殊，这种差别就是嫡庶之分。嫡指的是正
妻及其所生子女，庶指的是姬妾及其所生子女。嫡长子是
嫡妻( 正妻) 所生的长子，其余的诸子为庶子。中国封建宗
法社会讲究嫡庶之别，因为宗法制度的基本原则是，按照血

缘关系将儿子分为嫡长子的继承制和余子的分封制。宗法
制度的核心内容在于确保嫡长子继承的世袭特权，嫡长子

继承权位和财产。
古人认为，“妻妾不分则宗室乱，嫡庶无别则宗族乱”。

古代法律规定士庶不婚，良贱不婚。妻，指的是男子的正式
配偶，是正室。《说文解字》云: “妻，妇与夫齐者也。”《礼
记》规定:“聘则为妻，奔则为妾。”妾的本义为“女奴”，只能
是“侧室”“偏房”，属于庶人、贱人。《说文解字》云: “妾，
有罪女子给事者。”《礼记》云: “妾合买者，以其贱同公物
也。”《唐律疏议》中也明确规定“妾乃贱流”，“妾通买卖”。
妻妾地位，尊卑贵贱有天壤之别。由妻妾区分而来的嫡庶
子女，其所享有的权利和责任也泾渭分明。如《大清律》规
定:“凡官员应袭荫者，令嫡长子孙袭荫。如无嫡长子孙或
已故者，嫡次子孙袭荫;无嫡次子孙，方许庶长子袭荫。”
贾政嫡妻为王夫人，身份是主子; 而赵姨娘、周姨娘是

贾政的妾，身份是奴婢。贾探春是贾政与赵姨娘的生女，庶
出。但是，侍妾所生的子女，由于是主子的血脉，能被家庭
伦理所承认，依然是“主子”，是“小姐”，是“千金”。侍妾
所生的子女，不能称生母为母亲，只能叫“姨娘”，因此，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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探春处处称她的生母为“赵姨娘”。
在嫡庶制度的文化环境中，按照伦理规定，贾探春称贾

政的嫡妻王夫人为母亲，王夫人的弟弟王子腾为舅舅。在
此制度之下，不唯贾探春的思想意识深深打上了该制度的

烙印，其他妾生或庶出的子女也都是如此，如《儒林外史》
中严监生的妾赵氏生的孩子叫正妻王氏为“娘”。
侍妾由于是奴婢，甚至都没有教育自己亲生子女的权

力。如有一次赵姨娘在房里骂儿子贾环，被路过的王熙凤
听到，熙凤立即隔着窗户训斥起赵姨娘: “凭他怎么着，还
有老爷太太管他呢，……他现是主子，不好，横竖有教导他
的人，与你什么相干?”⑥但是，当贾环故意用蜡烛油烫伤宝
玉后，王熙凤又说:“赵姨娘时常也该教导教导他。”从而提
醒了王夫人，王夫人又责骂赵姨娘何以不教训这个“不知
道理、黑心下流种子”?⑦身为奴婢的姨娘，生存处境颇为尴
尬和艰难。
这种艰难，还体现在姨娘与亲生子女的伦理关系上。

贾探春与赵姨娘虽然身为子母，但却如同寇仇。如何理解
赵姨娘与贾探春的母女关系呢? 要回到伦理生态中去理

解。封建社会中的嫡庶制是理解她们母女关系的关键: 赵
姨娘虽然是贾探春的生母，但却是“奴婢”，“愚妾”，没有主
子地位;贾探春虽然是妾妇所生，却是“主子”，她们都是嫡
庶制度的悲剧人物。
如前所述，当代读者有的认为贾探春对待她亲生母亲

的态度似乎是不可理解。其实，人总是社会制度中的人，人
的悲剧性也必然是社会制度的悲剧性。贾探春生活在嫡庶
制度等级森严的礼法社会里，在她的思想意识中，区分主仆

尊卑的等级观念特别深固。贾探春又心性高傲，她的亲生
母亲赵姨娘的见识又“阴微鄙贱”，她们又如何能够和谐相
处呢?



二
○
一
五
年

第
二
辑

74

读者在理解贾探春对待其亲舅赵国基的态度，也应该

从嫡庶制度这个角度上来进行。在第五十五回中，赵国基
去世，贾探春按照惯例支付二十两白银。赵姨娘得知丫鬟
袭人的母亲病逝时贾府给了四十两，心生不平，于是前去找

贾探春理论。结果，贾探春斥责赵姨娘说: “谁是我舅舅?
我舅舅早升了九省的检点了! 哪里又跑出一个舅舅来? 我

倒素昔按礼尊敬，怎么敬出这些亲戚来了! ———既这么说，
每日环儿出去，为什么赵国基又站起来? 又跟他上学? 为

什么不拿出舅舅的款来?”⑧嫡庶制度构成的社会环境、社
会意识使得在其中的每一个人都深刻地意识到，赵国基的

确不是贾探春的“舅舅”，而仅仅是贾府中的一个奴仆。
从嫡庶制度解读文学作品，其实亦为前人如启功先生

所注意。正是从制度这个意义而言，启功先生认为:“( 贾)
探春把王夫人的兄弟称为舅舅，这是一种不成文的习惯叫

法，无论什么家庭，一律要求庶出子女视父亲的正室为嫡

母。只有嫡母的亲属，才能够成为父亲家庭的正式亲戚，拥
有正式称谓，如姥爷、姥姥、舅舅、姨、表舅、表姨等。而姨娘
的父母兄弟姐妹，则没有这样的名分，也就没有类似的待

遇。因之，探春不承认生母赵姨娘的兄弟为自己的舅舅，一
点也不过分，如果她认了，反让人奇怪，有悖于当时的家庭

伦理文化的背景。”⑨

古代中国礼乐文明本质上是等级文明，其中的等级性

依赖于礼乐之制度，而礼制的核心是名分。孔子说过，“名
不正，则言不顺”。名分是维系等级性的社会结构，尊卑贵
贱之等级就是靠名分来维持的。赵姨娘虽然系贾探春之生
母，但在嫡庶制度中她的名分是“姨娘”，实质为奴婢，因此
贾探春不认姨娘那一边的亲戚，在过来人如启功先生看来，

这“一点也不过分”。
这是为什么呢? 纳妾人与被纳人之间不存在法定的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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偶关系，与纳妾人的家族不存在亲属关系。妾所生子女虽
然有继嗣权，但妾的伦理身份依然是“奴婢”，其社会地位
低下。而侍妾娘家的父母兄弟姐妹，从而无从享有嫡妻亲
戚的名分。
这一点从满清皇室的回忆录亦可窥见一斑。末代皇帝

溥仪的弟弟溥杰在《大清王府》一书中回忆道: “至于我的
父亲载沣和我的六叔载洵、七叔载涛，则是我的‘庶’祖母
刘佳氏所生。……我们虽是我祖母的亲孙子，却是我祖母
娘家任何人的小主人，奴才是不配和‘上边人’作平等来往
的。”⑩溥杰又说: “我祖母的娘家却在‘丹阐家’的差别待
遇下，只能对我祖母个人悄悄地来府探望，而不能在年节寿

庆的时候公然来往。……理由很简单，就是，我的祖母固然
是我们的亲生祖母，不过，她的娘家的人，则仍然是王府的

‘奴才’，我们当‘主人’的是不能和‘奴才’分庭抗礼的。”瑏瑡

这是满清皇室嫡庶制度之下主奴伦理身份的真实展现，而

贾探春的伦理行为，不过是《红楼梦》伦理叙事话语中的艺
术表现罢了。
然而，贾探春的胞弟贾环为何就与生母赵姨娘亲密呢?

这一问题表明，贾探春之伦理身份及其伦理行为，固然与嫡

庶制度密切相关，但是嫡庶制度显然不是其不认生母、不认
亲舅等的惟一原因，而是还与其他诸如民族习俗、伦理应对
等相关。

二、满族习俗的问题

《红楼梦》是满汉民族文化融合的结晶，从中既可以发
见汉民族文化的踪影，又可以触目满族文化的痕迹，虽然作

者有意识地“假语村言”。《红楼梦》所叙述的贾府，并不是
汉族士大夫文化的承载者，而是清代满洲府邸世家的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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府瑏瑢，因此其字里行间所透露出来的习俗便带有满族文化

的印痕，从而可以从民族风俗这个角度来观照贾探春伦理

身份的问题。
汉人是农耕民族，其文化生态是讲究尊卑贵贱的礼乐

文明。《周易·系辞》云:“天尊地卑，乾坤定矣。卑高以陈，
贵贱位矣。”这种等级贵贱，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构建起来
的，因而家族主义成为了农耕社会的主要结构框架。也就
是说，农耕文明生态不仅客观上生成了等级性，而且还生成

了以孝为核心的伦理道德文化。
《孝经》云:“夫孝，天之经，地之义，民之行也。”又云:

“夫孝，德之本也，教之所由生也。”从而可知，孝之于古代
中国的社会结构是何其重要! 正如有学者所言，以老为中

心的社会才会“重视孝道”。汉民族以老为中心，因而极其
重视孝道。
如果单从汉民族孝道来看，不考虑嫡庶制度，贾探春确

实是理亏:既然贾探春恪守礼法，何以会严斥其生母? 孝道

的内容之一，就是“谏亲以理”，以“勿陷不义”。嫡庶制度
固然使贾探春意识到，其嫡母乃王夫人，而赵姨娘则是奴

婢。但是，赵姨娘毕竟是贾探春的生母，即血缘关系无论如
何也是无从否认的，因而地位卑贱的赵姨娘做事倘有不合

礼法之处，贾探春自然是“谏亲以理”。况且，贾探春所恪
守的是满洲贵族世家之礼法。
满族是中国东北地区的游牧民族，而游牧民族大都有

“贵壮贱老”的习俗，如司马迁《史记·匈奴列传》记载: ( 匈
奴) “壮者食肥美，老者食其馀。贵壮健，贱老弱。”瑏瑣《三国
志·魏书》曰: “乌丸者，东胡也。……贵少贱老，其性悍
骜。”瑏瑤满族是游牧民族，因此传统上亦以少壮为中心。满
族在入关之前似也没有嫡庶制度。
然而，满族自从明末入关定鼎中原之后，吸收汉民族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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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，尤其是其中的礼文化，其礼节繁重可谓是比汉民族有过

之而无不及。这一点，即使是从小说的叙事中也可以得到
足够的证据。《红楼梦》体现了满洲贵族的繁文缛礼，而
《正红旗下》则对底层满族人的礼文化有着细致的描写和
叙述。“满族规矩大，礼节多”，这是对满族礼俗的普遍看
法。文人笔记如《清稗类钞·风俗类》亦记载: “旗俗，家庭
之间，礼节最繁重。”瑏瑥如此等等，皆表明礼已经成为了满族
尤其是满洲贵族的主要生活内容。
旗俗的礼节之一，便是主仆之间的礼节。陈康祺《郎

潜纪闻三笔》卷二云:“主仆之分，满洲尤严。”瑏瑦从这个角度
来看，赵姨娘是奴仆，而她的子女贾环、贾探春却是主子，因
此他们之间的等级界限森严分明，其程度甚至到了令后人

难以理解的地步。
其中的缘由，部分应该归之于奴仆在主子那儿尚未获

得“人”的资格，从而不能享有“人”的权利。礼仪之功效，
在于上下等级之区分。古人云: “礼不下庶人。”在《红楼
梦》第五十四回中，贾母问袭人为何不在元宵节到宴席上
伺候宝玉，王夫人回答说:“她妈前日没了，因有热孝，不便
前头来。”贾母说:“跟主子，却讲不起这孝与不孝。”瑏瑧也就
是说，奴婢是没有资格讲孝的; 当忠孝不能两全的时候，应

以主子为重。
张冥飞《古今小说评林》云:“有谓( 《红楼梦》中) 探春

对生母太无情无义者，是其人毫不知八旗世族中之习惯者

也。”瑏瑨这句话似乎是说，贾探春对其生母和亲舅的伦理行
为，与八旗世族的习俗大有关系。
那么，八旗世族的习俗具体来说又是如何的呢? 大明

正统五年( 1440) ，朝鲜政府认为归化女真人“彼俗尚且不
敬其亲者有之”。瑏瑩而《满文老档》也记载，贵族、官员“不
孝”、“不友不悌”等尚且不少。由此说来，满族族群中尚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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诸多未经礼仪文化所同化者。
满族入关定鼎中原之后，深受汉民族礼乐文化之影响，

从而形成了一种满汉文化融合的文化。这一混合型的文
化，其“最显著的特色之一便是用早已过时的汉族礼法来
缘饰流行于满族间的那种等级森严的社会制度”瑐瑠。
从《红楼梦》的文本叙事来看，贾府是诗礼簪缨之贵族

世家，上下严格恪守八旗世家礼法，体现的是“大家规范”、
“大族规矩”( 脂批语) 。小说借刘姥姥之口，赞叹“礼出大
家”( 第四十回) 。如果不是拘囿于反礼教反封建的诠释框
架，就会发现这部小说行文中所展现的是对世家礼法的一

再礼赞。深谙创作思路和故事背景的脂砚斋，也对八旗世
家礼法赞不绝口，例如第二十四回脂批云: “好层次，好礼
法，谁家故事?”瑐瑡由此可见，无论是小说的作者，还是批者，
都对贾府中的世家礼法极为赞赏。而贾探春恪守世家礼
法，因此她对生母的所作所为，其实倒是深受作者、批者甚
至于当时读者的赏识。
以前，中国文学史认为贾宝玉是反礼教反封建的典型，

其实他最懂礼、最守礼。从《红楼梦》来看，贾探春也是严
格恪守世家礼法的。她读过《四书》，不折不扣地遵守尊卑
等级礼仪，也恪守嫡庶制度的规定。贾探春之所以不认生
母、不尊亲舅等，正是因为她从心底里认同这些世家礼法。
众所周知，制度与民俗对于个体的伦理行为而言毋庸

置疑自然是具有制约和规训的作用，但是，个人的伦理应对

也是不可忽视的考察对象。

三、伦理应对的问题

社会制度与民族习俗固然构成了一个人生活和工作的

大生态环境，但是，伦理身份还与个人对制度和习俗等的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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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不无关系。一个人在社会中的伦理行为，在实质上，其实
就是他对社会制度、民族习俗等的个体性应对。不同的个
体，其应对方式迥异，从而构成了形形色色的伦理行为。在
《红楼梦》中，贾探春的伦理行为，一方面有嫡庶制度和满
族习俗的影响在;另一方面，也与她的个体性伦理应对密切

相关。
首先，是个体对制度层面上的应对。贾探春对她庶出

身份又是如何应对的呢? 如前所述，她是恪守嫡庶制度的，

“并不敢犯法违礼”( 贾探春语) 。这个制度建构了她的的
伦理身份: 一方面，她是“主子”; 但另一方面，在封建宗法
嫡庶制度下，侍妾所生子女与嫡妻所生子女，两者无论是在

家庭还是在社会上，其社会身份和经济地位又是非常悬殊

的，从而表现出生活环境时刻提醒着庶出子女的伦理危机。
但为什么说对社会制度的应对具有个体性呢? 试看，贾迎

春亦是庶出，她对“主子”的反应就远没有贾探春那么敏感
或介意，从而可知对于同一社会制度，不同个体的应对是大

相径庭的。
作为庶出，贾探春之所以对自己的伦理身份敏感而看

重，是因为这个问题决定着她在社会生态中的地位，并规约

着庶出子女的社会身份和生存质量。譬如说罢，在第五十
五回中，凤姐连夸探春三个“好”之后，也颇为惋惜地说:
“只可惜她命薄，没托生太太肚子里。”平儿对此颇为不解，
凤姐对她解释说: “虽然正出庶出是一样，但只女孩儿，却
比不得儿子，将来作亲时，如今有一种轻狂人，先要打听姑

娘是正出是庶出，多有为庶出不要的。”瑐瑢由此可见，庶出的
伦理意识关联着庶出者的切身利益，从而为每一个庶出者

所焦虑，贾探春也不例外，从而形成了她对嫡庶制度的伦理

应对策略。
其次，伦理应对与性别意识和性别限度有着密切的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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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。中国封建社会，是以男权为中心的。虽然游牧民族在
男女平等方面，比汉民族做得好。但满族习俗，传统上也是
“男主外、女主内”，也存在着性别差异。因此，贾探春身为
裙钗，自然深受性别意识之限制，不能到须眉世界里去建功

立业。
当李纨、贾探春和薛宝钗替王熙凤代理家政的时候，赵

姨娘因为乃弟丧葬费而大闹，贾探春说: “依我说，太太不
在家，姨娘安静些，养神罢，何苦只要操心? 太太满心疼我，

因姨娘每每生事，几次寒心。我但凡是个男人，可以出得
去，我早走了，立出一番事业来，那时自有我一番道理;偏我

是女孩儿家，一句多话也没有我乱说的。”瑐瑣从这段回话可
知，贾探春委实是“才自精明志自高”，可是由于自己是一
个女性，所以不能到广阔的天地里去闯荡一番事业。尽管
如此，探春仍然历来是“多心多事”瑐瑤，处理家务刚柔并济，
赢得了贾府上下的认可或敬畏。这是贾探春对性别伦理所
作出的个体性应对。
第三，一个人的伦理应对还与他在社会中的人际交往

关系即圈子密切相关。贾探春的交往原则，按照她自己的
说法，就是她只认得“老爷和太太”，其他人谁和她好，她就
和谁好瑐瑥。由此看来，贾探春之所以对待胞弟贾环冷淡，是
由于贾环不和她好，因此她就不与贾环好; 而贾宝玉和她

好，她就和贾宝玉好。
在《红楼梦》第三十七回中，贾探春提议结诗社，给贾

宝玉的花笺，其中云:“昨亲劳抚嘱已，复遣侍儿问切，兼以
鲜荔并真卿墨迹见赐，抑何惠爱之深耶!”瑐瑦从而可知，当贾
探春生病时，贾宝玉先是亲自去慰问，然后又派遣丫鬟问

切，还送去鲜荔枝、颜真卿法书等。这些生活细节，的确是
体现了贾宝玉对贾探春的关爱和体贴。
然而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，则是贾环的行径。贾环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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贾探春虽然是同父同母所生，然而两人势如水火。一则贾
环年幼，动辄还是钻“热灶火炕”瑐瑧。其次，则是他不招人喜
欢。小说作者在文本中的叙述具有明显的倾向性，对赵姨
娘和贾环都带有深深的偏见，贬斥之声音回响于叙事的空

间之中。如在诸多宴会场合上，皆不见贾环的身影;此又可
例证庶出之不待见。
中国讲究礼尚往来，因此投之以桃、报之以李便是寻

常事。贾探春对贾宝玉也有许多可圈可点的亲情表示。
在第二十七回中，探春给宝玉做了一双精美雅致的鞋子。
此虽细事，然而贾探春毕竟是特讲究社会身份的人，用她

自己的话来说就是“怎么我是该做鞋的人么”? 因此，她
之所以主动给宝玉做鞋，是因为宝玉待她好。而她没有
给贾环做鞋，是由于贾环待她不好。即使是她生母赵姨
娘要求她给贾环做鞋，她也不做。瑐瑨这与贾探春的伦理意
识相关，即自己是“主子”，不是奴婢，因而不是“该做鞋
的人”。
第四，一个人的伦理应对还与他的个性、才情等密切相

关。在第四十六回中，贾母因为贾赦要娶鸳鸯为妾的事情
大发雷霆，从而责怪王夫人。因情况特殊，无人敢劝，唯有
探春赔笑向贾母说: “这事与太太什么相干? 老太太想一
想:也有大伯子的事，小婶子如何知道?”一句话，说得贾母
笑了。瑐瑩从而可见，小说作者许贾探春一个“敏”字，确实是
名符其实。
在第七十回中，因贾政将从外地回家，届时必将检查宝

玉的功课。宝玉平时旁学杂收，对作业并未用功，不免须连
夜赶写，王夫人和贾母都担心宝玉累出病来。这时贾探春
出主意说:“老太太不用急。书虽替他不得，字却替得的，
我们每人每日临一篇给他，搪塞过这一步就完了。一则老
爷到家不生气，二则他也急不出病来。”贾母、王夫人等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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欢喜不尽。瑑瑠从而可知，贾探春具有解决实际问题的才略和
对策。
在第七十一回中，宝玉说探春“多心多事”瑑瑡，从而可知

贾探春心思细密，事事留心，是一个做事的人。贾母八旬大
庆，南安太妃前来庆寿，贾府嫡系孙女中贾母单令贾探春出

来待客。瑑瑢这是为何? 暗中相亲容或有之，但为何是探春而
不是其他人? 从而表明，贾探春的才华和人品获得了“老
祖宗”的认可甚至是赏识。
在第七十三回中，探春在为贾迎春打抱不平时，曾说过

“咱们是主子”瑑瑣，表露出她时时在意其伦理身份。在第七
十四回中，当王善保家的拉掀贾探春的衣襟时，挨了探春一

巴掌。探春拉着熙凤搜身，并说: “省得叫你们奴才来翻
我。”凤姐劝探春不要生气，贾探春说: “我但凡有气，早一
头碰死了! 不然，怎么许奴才来我身上搜贼赃呢! ……”瑑瑤

贾探春一口一个“奴才”，表明她对自己“主子”身份的在
意、强调和看重。
在第七十六回中，贾府仲秋赏月至四更，王夫人告诉贾

母众姊妹们熬夜不过，都去睡了。“贾母听说，细看了一
看，果然都散了，只有探春一人在此。”瑑瑥从而可知，贾探春
精力过人，且体恤老人，是一个王熙凤式的人物。上述诸多
伦理叙事，无不表现了贾探春正是作者开篇所谓的“举止
见识，皆出于我之上”的诸多女子之一。此一观点的论证，
正得益于贾探春之伦理应对的铺排叙事，而这些叙事同时

又建构和凸显了她的伦理身份。

结语

综上所述，《红楼梦》中贾探春的伦理身份，是嫡庶制
度、满族习俗和伦理应对等多种因素综合而成，即此乃合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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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结果。将某一伦理身份纯粹地归结为社会制度、民族习
俗或个体应对等都是偏颇的，对于某一个人物伦理身份的

把握应该在其伦理生态环境中作具体的分析，这是因为伦

理文化的问题是一个系统工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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